
序 章

弗兰克·布莱迪死了。他死得很突然，正应了这样

一句老话，叫做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１８９３年

１２月１６日下午，刚刚在数千人面前着实光彩了一阵儿

的他，在离卡内基音乐厅不远处的弗兰希门咖啡馆里，同

几位先生干了几杯香槟酒之后不久，便被从疾驰的马车

上滚落下来的酒桶砸中了脑袋，躺在了百老汇街的拐角

处。一只蒙着黑色羊皮的精致小箱子从他的手中飞了出

去，箱子里面那支由弗兰迪斯在１７６１年亲手制作的中音

双簧管，被抛在了一位过路老太太的脚背上，令她发出了

一声惊叫。

路人围了上去，这些人大都刚刚从音乐厅里出来，他

们当中有人认出了布莱迪。刚才，布莱迪以出色的独奏

赢得了听众席上的一片唏嘘，这会儿，看到他面带着鲜血

和满足的神情躺在冰冷的街面上，人事不省，唏嘘声再度

从人群中响起。

不一会儿，布莱迪的恋人凯西和好朋友沈赶了过

来。他们蹲在这位双簧管乐手的尸体旁边，一边啜泣着，

一边轻轻地为他擦拭净脸上的血迹。

“上帝啊！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不公平？可怜的弗兰

克！”凯西一面在胸前划着十字，一面喃喃道。

“别这么说，凯西，上帝是仁慈的，”沈将脑后拖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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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条长辫缠绕在脖子上。“他在召唤弗兰克之前，还让他

最后体验了成功的喜悦，这可是弗兰克梦寐以求想要得

到的。”

的确，就在刚才，年届３０还无声无息的布莱迪，经历

了他有生以来最为辉煌的时刻。

那是在两个多小时以前，新近落成的卡内基音乐厅

里座无虚席。做为纽约爱乐乐队的成员，布莱迪略带拘

谨地坐在了第二双簧管的位子上。

演奏开始后，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指挥安登·赛特

尔的每一个细微动作。同时，他眼睛的余光还从赛特尔

的右胁下穿过，久久地停留在第一层看台上面那个装饰

豪华、引人注目的贵宾包厢里。包厢里坐着一位生着宽

脑门儿、留着满脸大胡子的男人，布莱迪觉得他很有些面

熟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。渐渐地，在没活儿

可干的时候，布莱迪便冒险尝试着正视那位相貌不凡的

先生，而用眼睛的余光瞅着赛特尔。看着看着，他忽然想

起来了，昨天傍晚，他在无意中看见塞特尔正是和这位大

胡子一起走进弗兰希门咖啡馆的，当时看上去他们两个

人的关系似乎极为亲密。或许，这位先生是赛特尔的什

么朋友吧！布莱迪暗自寻思着。

“自新大陆”交响曲第一乐章以两个强而有力的和弦

结束之后，音乐厅里出现了暂时的寂静。随着这寂静的

临近终结，空气也显出了一种愈来愈强的张力。布莱迪

的神经在这种张力之下顿时绷紧了，他知道，自己露脸的

时刻马上就要来到了。因为第二乐章开始的这一段英国

管独奏，可以说是“自新大陆”交响曲中的灵魂之笔。这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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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儿应该由他来干，总谱上就是这么安排的，他也没有法

子去更改。而能否吹好这几个看似简单，但却饱含着情

感的小节，关系到这部作品首演的成败，这是赛特尔在排

练的时候几次向他强调的。眼下，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

因为紧张，他的嘴唇有些发干，以至于搞得他的舌头得不

时探出湿润的巢穴，格外辛苦地一次次全方位地乱舔，如

同蛇吐信子一般。更令他担忧的是，自己那双捧着乐器

的手此刻也在微微地打着颤，这种情况在以往的演出中

可是从来也没有过的。

在赛特尔的双臂缓缓地举起来的时候，布莱迪已经

强迫自己镇定了下来。他心里清楚，在台下，一会儿至少

要有２８００双眼睛将注视着自己的表演，而其中就有凯西

和沈。今天，他绝不能让这两个人失望，他要在这两个人

的面前露一手，在全场听众面前露一手。

赛特尔那修长的双臂，在空中划出来一道优美的弧

线，低沉而略带悲凉的乐声随之响起来了。简短的序奏

过后，布莱迪吹响了他心爱的双簧管。

旋律如歌如泣，一下子便攫取了人们的心灵。布莱

迪吹得十分投入，将曲作者的意图演绎得淋漓尽至。从

台上朝着壮观的五层听众席上望去，只见无数双眼睛里

面泪光闪闪，犹如夏夜的星辰。布莱迪的心被震撼了，他

没有料到，这段小小的独奏竟是这样地富有魅力，更没有

料到自己的演奏水平居然能发挥得如此出色，出色得连

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。

当“自新大陆”交响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奏出来的瞬

间，掌声几乎把音乐厅的顶盖给掀了起来。安登·赛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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尔在人们的狂热欢呼声中，不得不一次次地返场答谢。

最后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亲自来到了贵宾包厢里，将那

位宽脑门儿的大胡子先生请上了台。

掌声更加热烈了。大胡子向台下的人们致过意后，

在赛特尔先生的陪同下，先同首席礼节性地拥抱了一番，

随后便径直来到了布莱迪面前。

“请允许我来介绍。”赛特尔在一旁张口说道，“这位

就是大名鼎鼎的波希米亚作曲大师德沃夏克先生。先

生，他是我们乐团的欧巴演奏家，弗兰克·布莱迪。”

德沃夏克朝着布莱迪伸出了一只熊掌般的大手，“安

东宁·德沃夏克，小伙子，你吹得太好了，好得让我觉得

这不是出自我笔下的乐曲。谢谢你！”

他的英语说得有些蹩脚，嗓音低沉浑厚。

“不，是您的作品写得棒极了。”布莱迪握着德沃夏克

的手说道，“比美国人写得还要有美国味儿。”

“不，小伙子，总的说来，它还是一首捷克风格的曲

子，我说得对吗？”

布莱迪想了想后，点了点头。接着，德沃夏克一手握

着赛特尔的手，一手握着布莱迪的手，三个人转过身来，

面对着全场听众，举起了紧紧相连的臂膀。与此同时，他

用耳语般的音量对赛特尔和布莱迪说道：“一会儿我们在

一起喝一杯，我请客，还在老地方。”

２０分钟以后，布莱迪提着乐器箱，踌躇满志地走出

了卡内基音乐厅。前往弗兰希门咖啡馆去赴约。此刻，他

完全没有意识到，今天演出的场景将会被流传下来，并且

在许多年以后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但他更没有意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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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１

到，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场演出。

若干年后，一位姓沈的老年人在纽约港登上了开往

东方的客轮。他随身的行李只有一只皮面斑驳的小箱

子，箱里安放着一支擦得一尘不染的中音双簧管。

这个夏天真是热得邪乎。

今天，确切地说是７月１０日。与酷热一起在城里肆

虐的还有一个幽灵。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家伙不畏阳

光，不惧人群，毫无顾忌地串街走巷，飘忽不定地戏弄着

一颗颗沮丧或者是狂喜的心灵。它使出了浑身解数，不

遗余力地为那沮丧增加几分沉重，为那狂喜平添一些疯

狂。

当然，这幽灵也不是遇人便缠，逢门必进的，它对自

己的施虐对象还是极有选择的。在它那神奇的魔力之

下，城里面那些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们，首当其冲地成了

它的掌中玩物。随后，这个可恶的东西就不请自来地光

顾了他们那原本是风平浪静的家庭。

住在瓦刀巷深处一座杂院里面的沈家，是属于在沮

丧之中又被幽灵添了沉重的那一类家庭。

沈家祖上很有来头，据说和西洋人瓜葛不浅。这所

曾经是瓦刀巷最有气派的宅院，就是沈家先人在几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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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的儿

前花巨款置办下来的。到了６０年代末，这院落被充公后，

各色人等便陆陆续续地搬了进来。再到后来，一场骇人

听闻的大地震，忽然使得这宅院中的大片空地顷刻间变

成了一块肥肉，在极短的时间里，便被院中的居民东家一

刀，西家一斧地切割了去，变作了私有的地界。而曾是院

主的沈家，因为老爷子大半辈子就会捧着个长管子，在一

个乐团里面吹一些洋人谱的洋曲子，此刻正被一顶名曰

资产阶级吹鼓手的大帽子压得无法抬头，自然也就失去

了抬刀举斧的资格。于是一家人就被挤到了院子深处的

一角旮旯里，悄无声息地苟且度日。

不久，人间有变，变得对沈家有利起来，可这时的沈

老爷子，也只有躺在床上倒气儿的能耐了。３年头上，在

耗完了沈家的家底儿之后，他也燃尽了自己的生命之

灯。面对着人满为患迷宫一般的破败宅院，他那刚刚从

北大荒返城的独子沈承祖即使是满怀着重振祖业的雄

心，也绝没有了恢复昨日的能力。于是便仨瓜俩枣地将

这院子卖给了公家，自己仍旧蜗居在老爷子死前住着的

这三间旧房里，地方虽窄，但因位置偏僻，倒也图着个清

静。

虽说沈家住在曲里拐弯的深处，可是那幽灵还是找

上了门儿。不为别的，就为沈承祖有个刚好１５

子。

沈承祖的儿子名叫沈子聪，是市１９８中学的学生。今

年初三正好毕业。沈子聪有个外号叫做“欧巴”，不论是在

小学，还是上了中学，人们都这么叫他。没有谁想到要去

考证一番这个绰号是哪位头一个叫起来的，也没有谁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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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要去调查调查这个绰号是在他几岁的时候起的。不

过，有关这个绰号的来历，倒是一直有两种说法：一种称

欧巴的祖奶奶是欧洲人，欧巴就是“欧罗巴”的简称；还有

一种说法认为“欧巴”是一种乐器，就是他时常吹的那支

长管子的外国名字。不管这么喊他的人赞同哪一种解

释，反正欧巴这个听起来非常顺口、简洁的绰号就这么叫

开了，就连不少看上去正经八板，严严肃肃的老师，在课

堂上也这么欧巴欧巴地叫他。以至于到后来，他的本名

沈子聪反倒被大家冷淡了。

其实，欧巴的祖奶奶是美国人，名字叫凯西。不过凯

西的祖籍，倒的确是在欧洲的一个叫做爱尔兰的国家

里。因此，关于“欧巴”这个绰号的第一种解释，倒也并非

完全讲不通，只不过让人觉得有些过于牵强而已。但欧

巴本人则坚定地认为，自己的绰号来源于那支与自己形

影相伴的古老的中音双簧管。他给它起了个十分亲昵的

名字，叫做“鸫鸫”。鸫是一种小鸟的名字，叫声非常好

听。

这支双簧管，是欧巴的爷爷的爸爸当年从美国带回

来的，一同带回来的，还有个金发碧眼的洋女人，也就是

欧巴的爷爷的妈妈。这位洋女人就是凯西，她不仅会弹

琴，还爱唱歌，亮起嗓子来就和鸟叫一样动听。欧巴的爷

爷的爸爸和他的洋女人都是音乐迷，他们不仅把那支双

簧管传给了欧巴的爷爷，还将艺术的基因也植入了他的

体内，指望着他不仅能为沈家传宗接代，还要将这支富有

纪念意义的双簧管，一代一代地吹下去。

欧巴的爷爷禀承父训，在悉心培养儿子的同时，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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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成了国内一流的双簧管演奏家。然而儿子的音乐天资

浅薄，再加上环境动荡，最终变成个扶不起来的阿斗。倒

是孙子欧巴，自小聪明狡黠，对这乐器无师自通，到了小

学毕业的年龄时，竟把普朗克等人的奏鸣曲吹奏得滚瓜

烂熟，韵味十足，使得后半辈子受尽憋屈的老爷子，最终

得以心满意足地闭眼西去。

欧巴喜爱他的这支双簧管，那可是街坊同学和路人

都有目共睹的。还是上初一初二那会儿，学校里功课不

算太紧张，每天晚饭后，欧巴总要提着那只破旧了的乐器

箱子，走出瓦刀巷，来到马路对面那个简陋的街头公园里

吹上一会儿，无论冬夏，天天不落。到后来上了初三，沈承

祖怕影响学习，将来考不上理想的高中，就劝儿子减少去

街头公园的频度。欧巴打小就是个安分的孩子，对爸爸

的话向来言听计从，便由每天的定时定点变为周末过把

瘾。一年下来，既没有生疏了演奏的技巧，功课上还成了

年级里的出类拔萃之人。无论是学校自己命题的月考，

还是全市统一命题的模拟考，欧巴的名次总是高居不下，

着实令到学校为他开家长会的沈承祖脸面上一片灿烂。

“您孩子的学习看来比较稳定，照现在这种水平，报

考四中还是很有把握的。”班主任的措词尽管听起来极

有分寸，但沈承祖还是从这话语之中，觉察出了她对欧巴

的钟爱。

虽然有了班主任的话垫底儿，在填报志愿的时候，沈

家还是稳妥了一把。两口子晚上躺在床上商量来商量

去，最后决定不报声名赫赫的全国重点学校四中，而将报

考表上的头三个志愿，统统填上离瓦刀巷比较近的区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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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学校—鹿角中学。

“稳着点儿好，”沈承祖的后脑勺枕在两只叠起的手

掌上，慢悠悠地对身旁的孩子他妈说道。“如今叫得响的

学校都是只录取第一志愿的学生，我估计着咱们儿子的

表现就是再失常，够上鹿角中学的录取线还是有富余

的。要是报了四中，万一分数不够，第二志愿再不录取，那

可就惨了，大拨儿轰吧！所以我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咱

们就跟鹿角中学摽上了。”

欧巴他妈叫陈冰虹，在一家超市里当营业员。说是

营业员，每天的活儿其实就是盯贼，不停地在货架之间走

来走去。一旦逮着贼，自己并无权拿主意，要将人赃送交

保安处理。但是在家里，她可是个说一不二的主儿，不仅

经济大权在握，而且不知施了何种魔法，让两个男人都心

甘情愿地听她指东指西的。对儿子她平日里盯得紧，管

得也挺严，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关系到儿子将来的前途，她

觉得还得要摆出一种民主的姿态，来听听丈夫的意见。

填报志愿的事儿，就这么定下来了。沈承祖两口子

虽然也想到了万一，但是却没有料到，这万一还真落到了

他们的头上。它来得是这样地出乎他们的意料，来得是

这样地残酷无情。

在这个家庭里，首先承受这残酷的当然是欧巴本

人。从参加完中考一直到今天，在这将近半个月的时间

里，他始终是在期待之中度过的。爸爸和妈妈为他做出

的选择，尽管事先并没有同他商量过，但是他从心里还是

愿意的，因为他早就打听过了，鹿角中学有一个正规的足

球场，还准备组建一个学生交响乐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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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要是能考上这个学校倒也不错，不但能痛痛快快地

踢球，还能够进乐团参加演出。”欧巴这些天来不止一次

地这样幻想着。他心里非常清楚，今天女孩子们的崇拜

对象，已经由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影视歌星，渐渐转移到

了自己天天能够看得见，时时能够搭得上话儿的男孩子

身上。当这种转移的苗头刚一出现时，欧巴便敏感地体

察到了。可那时候学校里是要球场没球场，要乐队没乐

队，自己纵然是有千般功夫，也没有在女生们面前展示的

机会。其实论文，自己不但是学习尖子，还热爱音乐，一支

双簧管吹得能令嘈杂化作宁静，能让路人驻足倾听；论

武，自己在小学时就是足球场上的风云人物，不但带球过

人的技术娴熟得叫不少女生们看得眼花缭乱，还能对当

今世界的足球形势侃侃而谈。就凭这些，欧巴觉得自己

要比刘德华、张学友这些大歌星们更具有吸引力，也更能

使女生们着迷。

“快让我考上鹿角中学吧！那儿对我来说简直太有

吸引力了。”在去学校看分的路上，欧巴在心里面为自己

不停地祈祷着。

夏日正午的校园里阳光眩目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

郁的花香。此刻，矗立在花圃前面的一溜玻璃橱窗下，前

来看分的家长倒比学生还要多。欧巴挤进人群，一双眼

睛急切地在那几大张淡黄色的纸上搜寻着自己的名字。

他的心脏在猛烈地撞击着肋骨，似乎要觅个缝隙冲出皮

肉，从胸腔里面跳将出来；他一目十行地看完了头一张纸

上的名字后，一种不祥之感蓦地升腾了起来。不知是由

于阳光太刺眼了，还是过于紧张了的缘故，他感到自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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懵懂的境界引了出来。

眼睛突然之间失却了正常的功能。在他的视线中，那几

张纸忽而变成了一只万花筒，上面的文字和数字五彩斑

斓，不停地变幻着各种形状，令他眼花缭乱；忽而又变成

了一片蜂巢，那一个个用毛笔工工整整抄出来的字，顷刻

之间化作一片黑压压的蜂子，冲他扑面而来。他下意识

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却踩到了站在身后的一位妇女的脚

上。

那妇女疼得一面跺着脚，一面朝欧巴抱怨着。抱怨

完了，立刻又把目光投向了橱窗。

这一声抱怨，把欧巴从一种

他不由得用拳头狠捶了一下自己的额头。还没找到自己

的名字究竟排在哪块儿呢，躲个什么劲儿呀！

踮起脚尖儿，让视线越过堵

欧巴在心里狠狠地诅咒着自己，停止了步履上的后

退。于是，他镇定了一下情绪，

在自己前面那位妇女的浑圆肩头，重新落在了那几张榜

纸上面。

中考成绩榜的编排和往年一样，是打乱班级界线，按

着分数高低排列的。欧巴的目光掠过了６００分以上的那

一部分，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；随后是６００分到５９０分那

一档，仍然没有；最后，他终于在５８２分那令他惨不忍睹

的位置上，觅到了自己的大名。

完了，欧巴一面死盯着榜上的沈子聪三个字，一面在

心底里绝望地叫道。那三个字是用电脑打印出来的宋体

字，字体的颜色黑中透着蓝，字前面是一连串的数字，那

是属于独自享有的准考证号。现在，这数字和宋体字已

经不再是刚才的万花筒和蜂子了，它们变成了一柄柄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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剑，径直捅向了欧巴的心窝。

欧巴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从那橱窗前面逃离开

的，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出了校门，来到阳光眩目的马路

上的当他意识到了头顶上已是一片灼热的时候，人已

经走到了北馆公园的侧门口。这里距离自己的家仅有两

条胡同了

当欧巴走到瓦刀巷口的时候，突然停下了脚步。午

后的巷子里静寂无人。由于路窄，所以巷子两旁那些并

不算高的破旧房屋，便给人一种巍峨的感觉。阳光由于

受到了某些阻碍，从房与房之间的空隙倾泄下来之后，便

将那凹凸不平的路面，从中间齐整地划分成了阴阳两

界。欧巴停在巷口，一脚踏在背阴处，一脚踏在了向阳处，

脊背后却感到腾上来一股森森的凉气，犹如幽灵附体一

般。这凉气使他不禁打了一个激灵，同时也使他即刻清

醒了起来。这时在他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，就是千

万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这个不幸的结果。虽然他心里明

白要将这件事隐瞒掉是绝对不可能的，但是，能瞒多久就

瞒多久，已经成了他眼下的唯一的想法了。

欧巴犹豫地朝着自己家走去，尽管他知道这会儿爸

爸正趴在单位里的那张大桌上，描着那些永远也描不完

的图纸，而妈妈也在单位里的货架间踱来踱去地盯贼，家

中没有一个人。可是他仍然迟疑着，不敢踏入这熟悉无

比的院门。杂院里安静极了，一间间横七竖八的房间内，

毫无生命存在的迹象。他壮壮胆子，然后便悄悄地溜过

前院和中院，在后院自家门前站下了。

阳光穿过长在邻院里一棵老槐树的浓密枝叶后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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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扇落了锁的旧门上，寻找到了它们的终点，并在那龟裂

得一塌糊涂的门体上投下了一片斑驳。欧巴注视着这片

斑驳，渐渐地竟从那毫无意义的图案中，看出一副幽灵般

的古怪面孔。那面孔没有形状，但却生着一双不在一条

水平线上的眼睛，正愣愣地凝视着自己。它的鼻子和嘴

似有似无，但却好像有一种动感，在欧巴的眼睛里就如同

以前在电视节目中经常看到的水母一样，一开一合地在

水中游荡。开则什么也不像，合却幻化成了变形的鼻子

和嘴。欧巴心里清楚，这幽灵的尊容不过是自己眼睛产

生的一种幻觉，但是却没有料到一个真实存在的幽灵，已

经躲在某个地方正睥睨着自己的一举一动，更没有料到

这个幽灵，还将会把家里的生活和自己的心绪搅得沸沸

扬扬，难以安宁。

欧巴上前打开了门锁，他想拿走自己的鸫鸫后，再尽

快地离开这里。这会儿，他对这个已经生活了１５年的家，

忽然产生了一种畏惧的感觉。他怕在这会儿遇上突然归

来的父母，因为他料想到他们见到自己的头一句话，一定

是询问中考的分数。

欧巴进了那间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房间里没有阳光，显

得有些阴凉，令他觉得十分舒服。但此刻他没有心情来

体味这种感受，他像贼一样倏地从小书架旁拎起了那只

蒙着破旧皮面的小箱子，然后头也不回地溜出了家

趁着中午顾客稀少的空子，陈冰虹急忙来到了店门

口拐弯处的公用电话亭内，往儿子的学校拨了一个电

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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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了一锅糨子

当她知道了儿子的分数以后，紧接着又向接电话的

老师追问道：

“那么您说，沈子聪考鹿角中学就没有希望啦？”

“现在也不能肯定，还要看鹿角中学的录取情况。”那

位听声音已经不很年轻了的女老师回答说，接着，她又建

议陈冰虹往鹿角中学打电话再询问一下。

询问的结果令陈冰虹大失所望。鹿角中学管招生的

答复说，如今都是计算机录取，铁面无私。甭说是差八分，

就是差一分也是不可能被录取的。不过，假如必录档没

有录满，也有可能录取一些分数不够的学生。

“您的孩子考了多少分？”管招生的问。

“５８２分。这孩子平常的学习好着哪！哪次考试都是

年级里的前几名。”陈冰虹连忙回答道。

对方在电话里沉吟了片刻后，用一种带有很明显的

公事公办的口吻劝慰道：“分数太低了，恐怕⋯⋯”

这微微拖长了的半句话，使陈冰虹忽然有了一种落

水者抓到一根稻草的感觉。她又急急地问道：“那您说，下

一步我们该怎么走呢？”

“怎么走？这么办吧，您若是真的想让孩子上我们学

校，那就抽空来一趟吧！”

陈冰虹问明了这位管招生的姓名之后，快快不快地

放下了听筒。

也不知道从电话亭到店堂的这段路是怎么走过来

的，陈冰虹回到货架中间以后，无论如何也集中不起来精

神了，尽管一双眼睛还在东张西望的，可是脑子里面却乱

她本以为今天晚上可以阖家欢庆一下，

第 14 页



她甚至在水产组和禽蛋组的地盘里，看中了两条上好的

鲤鱼和一只体大分量重的母鸡，单等下了班就去和那两

个组里的姐儿们商量商量，便宜一些把它们给买下来，回

家好好地庆祝一番儿子的成功。可是现在，看来这些东

西是用不着了。

正在陈冰虹走神儿的当口，一位美丽的少妇从她的

眼皮底下，将两瓶高级洗发液放进挎包里，然后大模大样

地走过了收款台。

夏天天歇得晚，时辰虽然已经不早了，但天色仍是明

晃晃的。大街上的下班族们此刻大都已经吃罢了晚饭，

家境好的便窝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，尽情地享受着空调

带来的阵阵凉意。那些与这种人类伟大发明没有缘分的

人们，为了躲避闷热，就只好三三两两地拿了小凳，坐在

各家院门前的便道上，一边沐浴着过往汽车扬起的灰尘，

一边百无聊赖地打发着这令人难熬的傍晚。

陈冰虹有气无力地蹬着自行车往家里奔，她这会儿

的心情就如同弥漫在这条大街上面的空气一样恶劣极

了。临下班的时候，经理发现了货和款对不上号，一查便

查出了陈冰虹负责的货架上丢失了香皂、洗发液、护肤

霜、口红等等好些种商品，就把她喊回来盘问，面对经理

那对犀利的目光，陈冰虹真有一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自

己的感觉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她甚至当着经理的面

儿，不光把自己的坤包亮了个底朝天，还忙中出乱，将一

袭连衣裙自膝盖处一直撩到了头顶，以示自己没有做那

掖鸡藏狗的小人勾当。那经理本无怀疑手下监守自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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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思，不曾想会出现这类局面，望着毫无遮拦地呈现在眼

前的这具仅穿着胸罩和三角裤的身体，这位五大三粗的

男人倒是着实地大饱了一次眼福。然而，饱餐秀色过后

的经理却没有领陈冰虹的情，仍然严严肃肃地盘问了她

一番，并毫不客气地让她自掏腰包来赔偿店里的损失。

陈冰虹感到丢丑又破财，便又羞又怒地将几张钞票朝经

理面前一甩，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店门。

回到家里，她的火儿更大了。只见屋子里闷热难当，

但却是门窗紧闭，丈夫一个人正在地上转磨磨儿。

“你可回来啦！”一见陈冰虹进门儿，沈承祖就立刻迎

了上来，急切地问道：“聪聪没去找过你？他考得怎么样？”

“你去问他自己吧！”陈冰虹没好气地说道。她将坤

包朝床上一丢，就去小厨房里面掀锅盖，掀了一只又一

只，见四个锅子里都是空空的，便赌气地用锅铲朝着它们

乱敲一气。

“真是的，回来那么早，也不张罗着做做饭，净等着吃

现成的呀！”

沈承祖似乎没有注意到妻子的情绪，跟在她身后也

进了厨房。

“出去出去，烦死人了，不是跟你说了，问他自己去

嘛！”

“你叫我去问谁！聪聪根本就没在家，我还以为你们

会一起回来呢！”沈承祖也火了。

“怎么，聪聪不在家？”陈冰虹定了定神儿，火气顿时

减了几分，一种不祥的感觉立刻攫住了她。“你回来他就

没在家？”她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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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了丈夫肯定的回答之后，陈冰虹有点儿慌神儿

了。她知道，如今的孩子可是招惹不得，一有不顺心的茬

儿，动辄自杀，再不就是离家出走，报纸和杂志上不是三

天两头地净登这些事情吗？聪聪会不会⋯⋯想到这儿，

她三把两把地解下刚刚围上腰际的围裙，推了一把正站

在身旁发愣的丈夫，大声喊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找

呀！”

２

欧巴拎着他的那只小乐器箱子，已经在北馆公园里

溜荡两三个钟头了。中午看完考分以后，他曾经在这公

园门口驻足过一小会儿，那时候从门口朝里面望去，只见

园里林木森森，游人稀少，极是安静。当时，欧巴就选中了

这里作为自己躲避父母追问分数的理想场所。然而等他

从家里取来双簧管以后走进公园一看，不禁大失所望。

原来，在里面的凉亭上，在树荫下，在假山背后，在鱼池岸

边，在一切阳光没有直射的地界儿，都有人或坐或蹲或躺

或散步。伴随着这些各色各样姿态的，是下棋、打牌、神聊

等等一系列人类所特有的娱乐方式。更有新鲜的，有几

位须发苍白的男男女女，竟将一张考究的麻将桌搬到这

里，唏哩哗啦地修起了长城。欧巴几乎把整个公园都转

遍了，也没能寻觅到一处适合自己眼下心境的所在。就

在他准备离开这里另谋他处的当口儿，透过小树林碰巧

瞥见了有一对儿谈着恋爱，却不知因为什么闹起了别扭

的男女，忽然离开了他们所占据的那一片空间，怒气冲冲

地各奔东西，留下来一条绿色的长椅。立时，这长椅就像

一条魔力强大的磁石，诱惑着已经转悠得有些心灰意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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